
“这是一场
众志成城的悲壮抗战”

前两天，受父亲胡樾之托，宁波市民胡
罕来到开明街鼠疫遗址纪念碑前，献上了
一束花，默哀悼念。胡樾当时是防疫队员，
参加了开明街鼠疫的防治工作。

“我父亲亲历了宁波开明街鼠疫的防
治工作，他让我代他到这里祭奠一下，为了
当年那些无辜枉死的生命，也为了那段不
能被忘却的历史。”胡罕说。

讣 告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谭晓峰同

志于2019年4月5日上午逝世，

终年45岁。为了沉痛悼念谭晓

峰同志，定于4月7日（星期日）上

午8时在宁波市海曙殡仪馆（鄞

江镇笔架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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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胡鼎阳当了中学教师。“退休后，
我就想，自己作为鼠疫的幸存者，应当利用晚年时间
为死难者做些事。我成了鄞县退休教师协会爱国主
义讲师团的一员，到学校作报告，让孩子们铭记这段
血淋淋的历史。”胡鼎阳说，特别是2003年老伴去世
后，他更是一心扑在了收集这段历史的资料和还原
这段历史的真相上。

胡鼎阳的大叔胡贤忠作为鼠疫幸存者，曾几次
前往日本，在法庭上控诉细菌战的法西斯暴行。“这
本小册子是我写的，正如册子的名字——血泪未干，
这就是细菌战给我们留下的伤痛。”胡鼎阳指着一本
书说，自己虽已年过八旬，但这几年一直都没闲下
来，一直在为写一本专门关于细菌战的书而忙碌。

“这段历史，我不敢忘，也忘不了。”胡鼎阳说，他
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牢记伤痛，
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为了那段
不能忘却的历史不能忘却的历史

他们来到开明街
鼠疫遗址悼念

百岁老人的回忆录详述了那段经历

“我父亲如今住在杭州，今年刚好100岁。
前不久，由父亲口述、大哥胡畏整理的回忆录成
稿了，里面详细记叙了父亲当年在宁波防治鼠
疫的往事。”胡罕告诉记者，父亲让他把回忆录
送来宁波时，还嘱咐了一句“清明节，去那里悼
念一下吧”。

胡樾当时在浙江省卫生处工作，后被抽调
入医疗防疫总队第二路大队驻浙第17分队。

1940年10月4日和10月27日，日军分别
对浙江衢州、宁波（当时为鄞县）两地发动细菌
攻击，造成两地鼠疫爆发。根据命令，胡樾在分
队长叶树棠的率领下，赴宁波开展鼠疫防治工
作。

“这是一场众志成城的悲壮抗战”

当时，胡樾和一位女医生被安排负责检疫
工作，解剖由专职人员从疫区捕捉来的鼠类。

在回忆录中，胡樾说：“这项工作危险系数
很大，触碰疫鼠便有被感染的可能，我们不敢掉
以轻心，身穿防疫服，从头武装到脚。每一天，
我们都要解剖近百只鼠类，工作量很大，一天下
来，常累得连吃饭的筷子都捏不住。在解剖了
大量的鼠类后，检疫本上那一连串的数字告诉
我们，没有被感染的疫鼠。这个结果也证实了
一个事实，宁波历史上从没发生过鼠疫，这次鼠
疫系日军细菌武器攻击所致！”

“随后，我们全力投入注射预防疫苗和疫区
消毒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注射人数达
到了3万多人，其中重点人员注射了两次以上。
此时，中央卫生署又增派军政部第四防疫分队
第一队高惠民率队员前来驰援，携带可供17000
人使用的鼠疫菌苗一批，供当地驻军使用。这
些菌苗，在宁波鼠疫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24日，军政部第四防疫分队第一分队
离甬赴衢州，临行前建议焚毁开明街疫区以绝
后患。

在11月25日召开的第17次防疫工作会议
中，政府作出了“破釜沉舟扑灭鼠疫，焚毁疫区
房屋”的决定。

11月30日晚7点，开明街被付之一炬，4个
小时后大火熄灭，昔日繁华的开明街成为一片
冒着余烟的焦土。

胡樾在回忆录中说，宁波鼠疫的扑灭，是以
付出100多条生命、焚毁开明街5000平方米疫
区为代价，取得根绝鼠疫流行的结果。“它不仅
是一场公共卫生方面的防疫案例，更是一场众
志成城的悲壮抗战。”

记录这段历史，警示后人

胡罕说，后来父亲离开宁波，又前往衢州进
行鼠疫防治工作。1942年4月，父亲离开衢州
后，出现头痛、发热、四肢酸痛的症状，脚掌出现
皮下出血，皮肤变成黑紫色，并逐渐向上蔓延，
这正是鼠疫的典型症状。万幸的是，向上蔓延
的黑紫色停在了膝盖下方，但一双小腿从此留
下了永久的黑紫色。

胡罕告诉记者，父亲晚年几次来宁波，重走
开明街。“前几天，他还跟我说，他是尽了一个防
疫工作者应尽的职责，为抗击日军细菌战贡献
了一点力量。如今，回忆录也出来了，可以将当
年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人，他也就安心
了。”胡罕说，每年清明，父亲总会嘱咐他，只要
有空，就到纪念碑前祭奠一下。

记者 王颖 王思勤

近几日，不断有市民前往宁波开明街鼠疫遗
址悼念。这群来自各地的人们，说的话语不一
样，但都表达了一个意思：不忘历史，牢记伤痛，
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胡鼎阳现住在鄞州划船社区，家里不大，堆满了
各种资料，很多是与细菌战相关的文字和图片。

“你看，这是我们大家庭最后的合影，多幸福。”
胡鼎阳指着一张照片对记者说。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春末夏初。当时，胡鼎阳
远在北京的小爷爷专程来宁波探亲，一家人到照相馆
拍照留念。照片里，一家人衣着体面，神色从容和悦。

胡鼎阳的小爷爷是北京一家大印刷厂的经理，
胡鼎阳一家生活也比较富足，在寸土寸金的开明街
有三间店面房，两间出租，一间自家做生意。

但这一切，在1940年10月27日下午2点多被改
写。当时，胡鼎阳年仅4岁。他从事后的调查和对史料
的钻研中得知：那是日军飞机第二次朝着自家所在的
开明街俯冲而来，撒下淡黄色混浊尘霾，包括麦粒、粉
尘、药棉球、跳蚤等。空投持续了不到10分钟。

当时，大家虽然恐慌，但空袭过后也未在意。当晚，
一场秋雨来袭，大家发现到处都是从未见过的带血色
的小跳蚤。后来才知，那是吸食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
队在哈尔滨用人体培养出来的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

3天后，胡鼎阳家楼下豆浆店的店家夫妻都死
了，他的爷爷胡世桂也出现头痛、恶寒高热昏睡的症
状。家人急忙叫了三轮车把胡世桂送到当时的鄞县
中心卫生院，医生诊断患的是恶性疟疾传染病，立即
住院隔离治疗。

直到11月5日，经当时国际鼠疫细菌学常规检
验程序，才确定为鼠疫疫情。

“那几日，整个街巷的房子里传出的都是撕心裂
肺的哀嚎声。”胡鼎阳说，“凄厉的哭声从此烙印进心
里，不敢忘，也不能忘。在深夜，在独处时，总会从记
忆深处浮现，在耳边响起。”

包括日本律师在内的不少人曾问他：“你当时才
4岁，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细节我自然是不记得的，可是，那哭声，痛苦，
我一直记得。我后来花几十年去调查、收集材料，就
是想搞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胡鼎阳告诉记者，在
调查过程中，一位幸存者说，自己当时只有两三岁，
但家人因鼠疫而疼痛难忍、紧紧咬着枕头的那一幕，
一辈子都忘不了。

1940年11月1日，胡鼎阳16岁的姑姑和7岁
的小叔也出现头痛眩晕、畏寒发热症状。一家人吓坏
了，第二天清早，全家6口人乘小船逃到鄞县陈婆渡
的乡下老家。当天中午，胡鼎阳的姑姑全身发烫、红
肿，神志不清，一会儿就去世了。“我们把姑姑草草安
葬在老家附近的河塘边。又隔了一天，小叔也死了。”

“11月2日，阿姑胡仙菊遇难，17岁；11月3日，
小叔胡贤庆遇难，7岁；11月6日，阿爷胡世桂遇难，
58岁；11月11日，阿娘胡陈氏去世，47岁……”胡鼎
阳指着照片，声音哽咽，，“10天里失去4个亲人。这
是怎样的痛啊？！”

11月5日，确定传染病为鼠疫疫情后，胡鼎阳和
母亲被带到隔离医院治疗，注射鼠疫菌苗。

11月下旬，经确诊未发作鼠疫，并在注射预防
鼠疫的防疫血清后，大
家被释放出来。胡鼎阳
和母亲、大叔胡贤忠得
以死里逃生。

据史料记载，共有
112人死于此次鼠疫
疫情，不少人家全家遭
难，成了“绝户头”。

为控制疫情，1940年11月30日，当时的鄞县政
府忍痛烧毁疫区的所有房屋，开明街被付之一炬，胡
鼎阳家也化为灰烬。

出事前的胡家，是和乐的殷实之家。日军飞机
飞过，很多亲人没了，家也没了。母亲带着胡鼎阳去
外祖母家住下。“我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经常不知
不觉又绕回鼠疫场一带看看。”胡鼎阳说。

宁波沦陷后，一家人去北京投靠小爷爷。但小
爷爷因病去世，北京也待不下去了。 胡鼎阳7岁那
年，一家人回到宁波。“为了养家，我父亲摆摊卖皮鞋
垫。可城市沦陷了，大家糊口都难，哪有心思买鞋
垫。后来，父亲又经人介绍去做其他工作，每月工资
是30斤大米。30斤大米要养一家三口，你想想，有
多难。”胡鼎阳说，生活的重担压垮了父亲的身体，
1945年8月，父亲早早就去世了。

日军飞机飞过，撒下致命病毒

10天里，他痛失4个亲人

开明街被付之一炬，他的家没了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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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里，
他失去了4名亲人

“这两天，我在联系同为细菌战幸存者的华
姓兄妹，准备一起在清明节假期去开明街鼠疫
遗址悼念。我们年纪都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可
我还是想去。”83岁的退休教师胡鼎阳说。

胡鼎阳是 1940 年宁波鼠疫细菌战的幸存
者，那年10月，在短短10天内，他失去了4个亲
人。那段煎熬的时光，更是如梦魇一样折磨了
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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